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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京剧伶人内廷演戏对京剧发展之促进作用

●岳 微

［摘 要］京剧艺术的孕育、发展与兴盛，除了与京剧自身的艺术特质相关之外，还得益于清王朝几代统治者的倡导

之功。清代中晚期，当宫中昆弋“承应戏”变得枯燥乏味，“传召民间京剧名班、名伶”入宫献艺，便成为满足

紫禁城皇家戏迷声色之娱的一种独特方式和特权显现。咸丰十年（1860年），京剧伶人首次入宫，拉开了

晚清京剧伶人入宫承应的“序幕”。在昇平署、管理精宗庙事务衙门、精宗庙三个衙署的相互配合下，至

“光绪朝”京剧 昇伶人已与 平署“内学”“本家班”呈“三足鼎力”之势，成为宫廷戏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

量。宫中严格的演戏制度客观上促成了伶人个人技艺的长足进步，亦为各行当、艺术流派的交流与合作提

供了契机和条件。宫内对京剧剧本的规范与整饬，对中国传统京剧剧目的记录、整理、保存与流传贡献

巨大。

［关键词］承应戏；昇平署档案；民籍教习；技艺；流派；京剧

任何艺术门类的产生和兴起，均与其所处的

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京剧艺术自然也

不例外。它最早产生于民间，因其耳目一新之气

象、植根民间大众之原则，念白、音乐、行当、表

演、剧目等日趋丰富与完备，于清代晚期盛行于

梨园，其孕育、发展、兴盛除上述内在动因之外，

亦与清王朝执政者的政治主张、思想意识、个人

喜好等外因促进密不可分。从 1790 年“四大徽

班”为贺乾隆皇帝五十大寿先后进京，并经咸丰、

同治、光绪三朝的发展，京剧逐步成熟。正如中国

近代戏曲史学家王芷章先生在其论著《清昇平署

志略》中所言：“……良辅所制，为雅士之乐，而元

人弦索与清代乱弹，斯乃民间之乐也……吾前称

清代戏曲之盛者，正谓此俗讴民曲之发展，为他

代所不及也。若其致是之因，则不得谓非清帝倡

导之功……”①

一、宫中昆弋“承应戏”变得枯燥乏味

清代，从顺治帝迁都北京，至 1911年宣统皇

帝退位，前后近 300年的时间里先后有顺治、康

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

统 10位皇帝。他们中虽不乏一些成功的政治家，

叱咤风云，但身处信息网络尚不发达、娱乐选择

极其有限的时代里，却也人性使然有着与当时寻

常百姓一样的消遣和爱好———“看戏”。而兴起于

清代中晚期的京剧，就以其自身深厚的艺术积淀

与独特魅力，培养了众多身份高贵的皇家“戏

迷”，其中就包括咸丰、同治、光绪 3 位皇帝以及

垂帘主政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 他们

均可称得上是忠实的京剧爱好者。当时“看戏”虽

已成为清宫仪式、庆典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和一项

重要的娱乐活动，并有专司宫内演戏、奏乐事务

昇的“ 平署”做管理和统筹，但所涉剧种、剧目却

仍袭乾隆朝旧制，多是与所涉年节、万寿、册封、

迎娶等节日、庆典（释服期除外）相宜，用于烘托

喜庆、祥和气氛的昆、弋承应戏②不仅表演形式相

对固定，且剧目重合率也相当高。

以光绪十年十月初十，慈禧太后“五旬万寿”

前后几日承应戏安排为例。

《光绪十年恩赏日记档》：

“九月二十五日 奴才边得奎谨奏，恭为老佛

爷五旬大庆万寿圣节，长春宫安设中和韶乐金钟

一分，奴才不敢自专，请旨教导分之翊坤宫安设。

十月初一日 长春宫承应（开场）府 花甲天开。

初二日 长春宫承应（开场）府 行围得瑞。

初四日 长春宫承应（开场）府 寿山福海。

作者简介：岳微，女，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淤 昇王芷章：《清 平署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 1原2页。
于宫中承应戏主要分为“月令承应戏”“承应宴戏”“开场承应戏”“承应寿戏”“承应灯戏”“承应大戏”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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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日 长春宫承应（开场）府 添筹称庆。

初六日 长春宫承应（开场）府 芝媒介寿。

初七日 辰正二刻 慈宁宫宴承应宴戏 日月

迎祥 人天普庆。

初八日 宁寿宫承应（开场）府 寿祝万年（六

出）府 万寿长生 八出（团场）福寿双喜。 长春宫

承应（开场）万福云集（团场）府 喜洽祥和。

初九日 宁寿宫承应（开场）府 罗汉渡海（五

出）府 福寿延年 六出（团场）府 福寿喜溢寰区。

长春宫承应（开场）万寿长春。

初十日 辰初二刻 万岁爷慈宁宫给佛爷行

礼，辰初三刻万岁爷翊坤宫递如意，伺候中和韶

乐，妃嫔等位递如意，中和乐伺候中和韶乐。

宁寿宫承应（开场）府福禄寿（三出）府 四

海昇平（五出）府 昇圣寿 平 十二出（团场）府

万寿无疆。

长春宫承应（开场）福禄寿（团场）万寿无疆。

西厂子承应福禄寿灯 应用白蜡四百四十八

支，黄蜡十四支，按例向敬事房讨领。

十一日 宁寿宫承应（开场）府 清平见喜（三

出）府 湧地 金莲（八出）府 瑶林香世界（十出）

府祥之应瑞 四出（团场）府 升平雅颂 八出。

长春宫承应（开场）万寿长春。

西厂子承应福禄寿灯。

十二日 宁寿宫承应（开场）府 福禄天长（团

场）府 祥呈阆苑。

西厂子承应福禄寿灯。

十三日 宁寿宫承应（开场）府 万年甲子（七

出）府 万国嵩呼 十二出。

十四日 宁寿宫承应（开场）府 行围得瑞（八

出）府 宝塔凌空。

十六日 宁寿宫承应（开场）府 万寿云集（四

出）升平雅颂（团场）万寿无疆。

十八日 长春宫承应（开场）府 虞庭集福（团

场）三元百福。

二十日 长春宫承应（开场）府 福寿双喜（七

出）府 万寿祥开 十二出（团场）万寿无疆。”①

从上述演出日程看，虽然“太后老佛爷”的五

十寿辰的“正日子”是“十月初十”，但庆贺演出却

是从初一日持续至十八日，长达半月有余，足见

这位“主子”身份之尊贵和满清皇室对其寿辰的

重视与庆贺之诚意。然细观其上演剧目，却着实

是让人大跌眼镜。依寻常人看来，与其说是“戏

码”，倒不如说更像是“吉祥话”贴切些。由始至终

就没见几个当时已火于民间的“京剧”剧目，就更

别提所谓的“经典”了。宫中的京剧戏迷们即便是

盼着这大肆庆祝的时日，到头来也终究是落得个

空欢喜一场。

如再与《光绪十一年恩赏日记档》所载次年

慈禧太后万寿的演戏活动做对比，失望指数恐怕

会更大。据当月档案显示，光绪十一年（1885年）

十月的演出时间跨度比上一年整体多出一日，延

至十月十九，但所涉剧目依然基本是昆、弋承应

戏。且前后几日剧目有明显的重复和相近。两年

相校，剧目的雷同现象亦十分严重。京剧剧目依

然是真身难现。此状况，即便是寻常百姓都会感

觉索然无味，更何况是长居宫中但凡年节、万寿、

册封、迎娶等节日庆典均要看此类重复、相似度

极高的昆弋承应戏的皇帝、后妃呢？

实际上在清代同治、光绪帝上位以前，宫中

除一些固定的昆、弋承应戏外，还备有诸多纯粹

为观赏而排演的戏曲剧目，如“成本大戏”，其中

尤以张照等人编写的《升平宝筏》《鼎峙春秋》《昭

代箫韶》等最具代表性；以及《牡丹亭》《长生殿》

等元明清三代的杂剧、传奇等。但绝大多数依然

唱的是“昆、弋”之腔。宫中逐步引入乱弹②剧目，

多半是光绪年间伴随民间京剧伶人（称“外学”或

“民籍教习”）入宫献艺之后的事了。

由此，在光绪年间大批民间京剧伶人入宫献

艺之前，紫禁城中身份尊贵的皇家戏迷，要想听几

句早已风靡民间梨园的“西皮、二黄”，还确是受着

“祖制”的严格限制而成为一件极奢侈的难事。

二、传召京剧伶人入宫

（一）京剧伶人出入宫廷

清代挑选民间伶人入宫承应，实早在康乾盛

世时期即有先例。来自苏州、扬州等江南地区，居

住在“南府”“景山”两处的民籍昆曲伶人，时称

“外学”。道光七年，崇尚节俭的道光帝将“南府”

改为“昇平署”，悉数裁撤所有“外学”，民间伶人

淤 昇周明泰：《清 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几礼居戏曲丛书》第四种），几礼居印本，1933年版，第 3原4页。
于“乱弹”，在戏曲形成史上，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用“弹拨乐器”伴奏的山陕一带的“梆子腔”；二是对清中期以前除“昆腔”之外的
诸多新兴起戏曲声腔的统称；三是京剧的早期称谓。此处所指为第三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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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影也暂时消失于清代内廷的戏曲舞台。直至

咸丰十年（1860 年），为满足个人声色之娱，咸丰

帝敢违“祖制”，破前朝撤销“外学”之旧规，重新

传召民间戏班、伶人入宫承差，拉开了晚清京剧

伶人入宫承应的“序幕”。

昇周明泰《 平署存档事例漫抄》中载：

昇“……至七年改南府为 平署，尽将民籍学

生全数退回原籍，旗籍者发交本旗，于是宫廷演

戏尽由内监承差。而所演者无非旧日之昆弋与夫

吉祥之例戏，陈陈相因，毫无精彩。如是者垂三十

年，同时外间皮黄入京。四大徽班争奇斗胜，都人

观听为之一变。习俗所驱影响及于掖内，咸丰帝

后又酷嗜俗乐，遂自十年三月重行挑选民籍学生

进内演戏。并取都中各戏班角色之佳者，使之授

其技，于内监而美其名曰教习。陆续添传至五十

二名之多，而鼓笛随手筋斗人之数犹不与焉。”①

当时身为后妃的慈禧太后，也正是在陪同

“夫君”看戏、听戏的耳濡目染中逐渐喜欢上京戏。

到了光绪帝在位时，虽无帝王身份但已掌控

政权的慈禧太后每次看戏时，为了不违祖制又能

满足戏瘾，就在“开场”和“团场”处保留一些必要

的昆、弋承应戏，在两者之间穿插大量的连台本

戏，或一些有情节和艺术性的观赏“折子戏”，足

见是煞费苦心。

昇《清 平署存档事例漫抄》中载：

（宫中）“……每次所演之戏，例有开场、团场

及轴子诸名称。开团场者，演于一日之首尾，皆宫

廷独有之吉祥戏，或切岁时，或符庆典。轴子则演

于中间，杂厕于群戏之列，而为整本之戏自四出、

六出、八出，以至十余出不等，甚至连台本戏数十

本多至二百四十出。如升平宝筏、昭代箫韶诸大

传奇。皆每次只演一本，经年累月，始能演完。时

有减去开场即以轴子起首，或减去团场而以轴子

煞尾，皆变例也。”②

京剧伶人从咸丰年间开始在宫内“崭露头

昇角”，经同治年间的“偃旗息鼓”，至光绪年间与

平署“内学”“本家班”的“三分天下”，逐步成为宫

廷戏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书写了京剧在晚

清宫廷绚烂、瑰丽的历史。③他们“来源于京剧名

班”、持“‘民籍教习’④之身份”、“既‘供奉于内

廷’又‘演戏于民间’的特殊承差方式”、享受“‘月

俸’与‘赏银’并行的酬劳制度”，均与清乾隆时期

入宫的“昆曲伶人”存在巨大差异，并最终形成这

一时期京剧伶人的四大“时代特征”。⑤据昇平署

《恩赏日记档》所载记录，光绪九年（公元 1883

年）至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的 25 年间，宫中

共召入民籍教习 104人，其中演唱乱弹 56人，演

唱昆曲者 9人，昆乱不挡者 3人，弋阳腔伶人 2

人，梆子伶人 5人，各类随手、筋斗人 29名。从人

员配比来看，京剧伶人在“外学”总数中占有

53.8％的比重，若加上昆乱不挡者，这一比例则可

提升至 56.7％，超过咸丰年间的 23.3％近 30.5个

百分点。京剧伶人与昆曲伶人占“外学”总数的比

率已分别达到 53.8％和 8.7％，差距十分明显。可

以说，至光绪中后期，京剧伶人已在“外学”中占

据了绝对的优势，京剧已成为光绪年间宫中戏曲

舞台上备受推崇的戏剧剧种，并已逐步取代了昆

曲在宫中的霸主地位。而以谭鑫培、陈德霖、王瑶

卿、杨小楼为代表的同时代入宫的京剧“民籍教

习”，更是凭借个人超凡的艺术技艺和品行，领衔

于晚清宫廷戏曲舞台。

（二）京剧伶人入宫的相关衙署与程序⑥

1.相关衙署

揖昇平署】
清代管理内廷演戏、奏乐事务的专署机构。

前身为康熙时期建立的“南府”“景山”，道光七年

淤于 昇周明泰：《清 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几礼居戏曲丛书》第四种），几礼居印本，1933年版，第 1页。
盂岳微：《晚清民间京剧伶人入宫演戏始末》，载《齐鲁艺苑》2015年第 4期。
榆“民籍教习”是清光绪年之后至清王朝灭亡，宫廷对奉旨入宫做戏曲表演和传授戏曲技艺的民间伶人的特有称谓。仅从名称上看，与
光绪朝前宫内档案中所使用的“外学”“民籍学生”有一 昇定的差异。 平署成立之前及初期，“外学”这一称谓应用的较为广泛，其与宫

内太监艺人所组成的“内学”相对应，用以称呼南府、景山之中，来自民间的戏曲伶人。当时“外学”的主要任务仅是负责承应宫中的

戏曲演出，起扩充内廷演戏人员的作用。咸丰年间，宫中档案才逐渐使用“民籍学生”和“民籍教习”之称谓。所谓“学生”，即与“外学”

所指大体相同，俱是在宫中学习演戏、参与日常承应演出的民间伶人。“教习”则相对更加强调“教”的含义，伶人既要为宫中“内学”

和慈禧“本家班”内的太监伶人教授演戏所需的各项专业技能，指导其排戏，同时亦需参与戏曲演出。光绪后期“民籍学生”和“民籍

教习”之间的差别日渐淡化，基本可以通用，“外学”之称谓已很少，甚至几乎未 昇见在 平署的各类档案中。

虞岳微：《清同治光绪年间内廷伶人的时代特征及畸形的文化认同》，载《齐鲁艺苑》2009年第 5期。
愚岳微：《清同治光绪年间内廷演戏管理机构———昇平署》，载《科技创新导报》2009年第 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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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 昇“ 平署”。下设“昇平署（总管）”“内学”

“中和乐”“钱粮处”及“档案房”机构 5 处。其中

昇“内学”是 平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负责

署内太监伶人的培训与管理。

【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

事务衙门约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是清

代管理民间各项演出事务的职能部门，前身为明

代“教坊司”。①京城内所有大小戏班、戏园的演出

活动及民间戏曲行会组织的首领———精忠庙庙

首，均归此管理。政府相关戏曲法令、法规的颁布

和执行；遵照内务府谕示，辅助昇平署传召民间

戏班、伶人入宫献艺等事宜亦属该部之责。机构设

有“坐办堂郎中”1人及“笔贴士”等辅助人员。

【精忠庙】

清代民间戏曲行会组织，建于康熙年间，因

会址设于北京东珠市口东小西市，建于明代用于

祭祀岳飞的官庙———精忠庙内，而得此俗称。前

身为明末清初建立的“梨园公会”，是梨园人等自

发组建，为行内人谋福利、解决争端的民间群众

组织。首领由公众集体推举产生，多由梨园行内

技艺精湛、德高望重者担任。继任人选，须经管理

精忠庙事务衙门坐办堂郎中报上朝廷批准后，方

被承认。“精忠庙庙首”或“梨园公会会首”的日常

职责为传达朝廷各项政策、法令；向管理精忠庙

事务衙门上报新、旧班社的组建与解散情况；通

传、安排入宫献艺的伶人及班社入宫承差相关事

宜；处理行会内部纷争及违反行规事件等。

昇平署、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与精忠庙三者

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关。其中，管理精忠庙事务

衙门是 昇连接内廷演戏机构“ 平署”与民间行会

组织“精忠庙”，传达、组织、协调民间京剧伶人入

宫演出的重要桥梁与枢纽。

2.传召民间伶人入宫的程序

宫内传召民间戏班、伶人入宫大致需经由

“内务府”“昇平署”“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与“精

忠庙”几个相关衙署的协同与配合。大致程序是：

先由内务府奉“上谕”或“硃笔”，传旨昇平署“着

外边‘XX班’或‘伶人’于何日、何时、何地入宫承

应”，而后将谕旨转发至“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

再由“坐办堂郎中”传谕于“精忠庙庙首”，安排当

日详细事宜。该程序从《咸丰十年恩赏日记档》

中，即可得到验证：

“五月十一日 奴才安福谨奏，于五月初十日

硃由内务府来文，奉 笔现传外边唱戏之人。俟六

月十五日后，除酌留数名教习外，余俱退出。嗣后

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两次伺候戏会特传何日伺

候，于前三、四传近，唱完退出，并着内务府大臣

将外边戏班名目开单呈递，以便每次指传一班，

亦不必各班凑集，谨此奏闻……五月二十八日 敬

事房传旨六月初五日外边伺候戏，初六日三庆班

伺候戏，初七日、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里边伺

候戏。十一日四喜班伺候戏，十二日双奎班伺候

戏，十三日、十四日外班伺候戏。”②

硃此则档案中不仅以“内务府来文，奉 笔现

传外边唱戏之人”字样指明了谕旨的来源和传入

过 昇程，亦包括了旨意的详细内容，完成了 平署

“奉内务府旨”的接收过程。

另，同年五月二十四日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

一则官文中载：

“堂交 昇堂郎中谕：著传 平署狄达，传精忠庙

会首，并三庆班、四喜班、双奎班掌班程椿、袁双

喜、张发祥，务于本月二十五日准卯刻到园，各堂

有紧要交派事件，万勿迟误。此交。五月二十四

日。”③

昇很明显，二十四日管理事务衙门即已接到

平署的传谕，并将“交派事件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及时告知了精忠庙庙首及各班班主，以备应差。

至此，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便顺利完成了“宫内

传召民间戏班入宫承应”相关事宜的传达和安

昇排，发挥了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在 平署和精忠

庙之间的行政桥梁作用。④

三、京剧伶人入宫对京剧发展之影响

（一）伶人技艺的提升

宫内戏曲演出向来以“严格”著称。早在 20

世纪 30年代学者杀黄即在《戏剧旬刊》中发表过

淤盂王芷章：《清朝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公会、戏班、戏园的关系》，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京剧谈往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 516页、520页。
于 昇周明泰：《清 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几礼居戏曲丛书》第四种），几礼居印本，1933年版，第 10页。
榆内廷传召民间伶人入宫的具体过程与传召民间戏班基本相同，只是通常堂郎中会将谕旨传于庙首，随后庙首便会亲自前往伶人住处
通传，以免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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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演剧之严格》①一文加以阐述。现今，我们同

样可以借助“昇平署档案”这一珍贵史料，了解宫

内演戏之规范情况，体味“宫内承差经历”对京剧

伶人技艺提升的客观推动作用。

同治帝、光绪帝时期，伴随大批京剧伶人入

宫及京剧在宫内的兴起，大量常演于民间或梨园

新编的京剧戏本陆续进入宫廷，并逐步成为内廷

戏曲舞台上的常演剧目。为便于宫内老佛爷、万

岁爷看戏，“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五日，李文泰传

旨：‘以后遇有外学戏，俱要本子，老佛爷一份，万

岁爷一份，钦此。’”②可见，光绪帝统治后期，“外

学”内廷承应较为频繁，为管理、监督外学技艺，

外学入宫唱戏时必须提前整理、进呈新戏本，严

禁继续使用民间粗糙之原本，以规范演员表演，

杜绝演员随意改腔、换词等民间演出时的陋习。

此一方面说明宫廷在戏曲剧本整理、归档、演戏

方面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此期间京戏

在宫中戏曲舞台上所占的重要位置。

昇由此，宫中每次开戏， 平署均要事先为皇

太后和皇帝进呈一份黄皮白里的专用奏本。本内

用工整楷体书写当日开戏的时间、地点、演出的

剧目、每出剧目上演的时间、前后顺序，演员所扮

演的角色，以及每出戏从头至尾的唱词和念白，

以备皇太后和皇帝看戏过程中随时查阅。此奏本

因常被安放在殿前的御案上，遂得名“安殿本”。

“安殿本”除可以呈现当日演出的整体阵容和具

体安排外，另一项重要的功用即是皇太后和皇上

用以“督察”当日内、外学“承差”质量的重要依

据。每有演出，慈禧太后均会严格按照“安殿本”

中所记每个角色的唱词、念白、动作，查看每一位

演员的表演，稍有差错便会加以“警告”或“斥

责”， 昇相应的，在 平署当日的日记档③、旨意档或

差使档等相关档册中也会有体现。因此，“看戏”

这项原本“轻松”的娱乐，也多了些“紧张”的意味。

如身为“民籍教习”的孙菊仙，虽唱功出众，

演戏时却常常马虎大意、漫不经心。不仅唱腔时

好时坏，词调也会时有削减。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十二月初十日慈禧老佛爷就严重斥责了孙菊

仙此种随意、懈怠的演出作风。

《光绪二十二年昇平署旨意档》载：

“十二月初十日旨 孙菊仙承戏词调不允稍

减，莫违钦此。”④

此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二十六年

（1900年）、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年（1904年）

的“旨意档”“恩赏日记档”中，慈禧太后亦先后下

达了诸条整饬宫内民籍教习（外学）演出事宜的

懿旨。

《光绪二十四年旨意档》：

“二月初四日庆贵传旨，以后外班、外学之戏

要准时刻。”⑤

《光绪二十六年旨意档》：

“三月十五日老佛爷传天雷报，添五雷公、五

闪电，张继保魂见雷祖打八十后改小花脸。添开

道锣、旗牌各四个。中军一名，众人求赏。白:‘求状

元老爷开恩，赏给二老几两银子，叫他二老回去

罢’，碰死后状元白：‘撇在荒郊。’（此日谭鑫培、

罗寿山演天雷报）

四月初五日 王德祥传旨 天雷报添风伯雨

师。（此日谭鑫培演天雷报）

五月初六日 姚春恒传旨以后遇有旗牌将官

中军之角，应穿厚底靴，穿厚底靴应穿薄底，穿薄

底为此特传。”⑥

《光绪二十八年恩赏日记档》：

“正月十六日王多环传旨，着里外学赶紧排

四进士、芭蕉扇为此特传。”⑦

《光绪二十八年旨意档》：

“三月初三日旨意传，着外学赶紧排全本珍

珠衫、五彩舆。”⑧

《光绪三十年旨意档》：

“三月初四日李总管传旨，着外学排取《南郡

儿女英雄传》，得保排《一门忠列》。”⑨

《光绪三十年恩赏档》：

“九月二十二日李庆平传旨，万寿承差里外

学人等彩鞋、彩靴俱要穿齐整。”⑩

上述昇平署档册中所记懿旨，先后论及慈禧

太后对“外学”演出时间、唱腔、唱词、念白及剧中

淤杀黄：《内廷演剧之严格》，载民国《戏剧旬刊》第 23期，第 1页。
于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 64页。
盂昇平署档案依据记载内容与职能的不同，大体可分“恩赏日记档”“旨意档”“恩赏档”“花名档”“差事档”“记载档”“知会档”“钱粮档”
等几大类。

榆虞愚舆余俞逾 昇周明泰：《清 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几礼居戏曲丛书》第四种），几礼居印本，1933年版，第 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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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设置、演员行当、衣着、扮相、排戏进度等方

面种种指示和要求，细致与严苛程度可见一斑。

“光绪三十四年（1904年）进宫为慈禧画像的

美国人卡尔女士曾经写道：‘……菊部开演之时，

太后坐在戏楼中仔细推敲，终日无倦色。’清王朝

大势已去，气数将尽，慈禧依旧整天看戏，乐此不

疲，并为艺人们的几句唱腔、几个动作再三再四

地计较着，就连外国人也感到惊讶。”①

在此严格的制度与经年累月的磨砺之下，民

间伶人的技艺若没有提高，表演再不规范，就反

倒是一件不正常的事了。

（二）京剧流派的交流与成熟

宫内演出与民间戏园的表演无论在排场和

演员阵容上均有着天壤之别。与民间戏园、戏班

由一个或几个名角挑大梁的情形不同，宫中演戏

可谓是“众星云集、名角争胜”。这些名伶虽均技

艺精湛，但常因不同行当、角色在戏中所承戏份

不同及慈禧太后对剧目的喜好程度不一，而所受

恩宠有别。如谭鑫培、杨小楼、陈德霖、王瑶卿等

即是最受慈禧太后喜爱的宫中名伶，而孙菊仙、

鲍福山等相较而言就稍有逊色。因此，为求得在

宫中生存的一席之地，获太后老佛爷的赏识，被

选入宫的各行名家，均会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入

宫上报个人戏目时就审时度势、权衡利弊、选择

自己最为拿手、且不与别人冲撞的戏目，扬长避

短②。宫内承差之时，更是各个私下用功、揣摩人

物、精进技艺。进而形成宫内剧坛生、旦、净、丑各

行名角同台献艺、同场竞技的壮观场面。演出中

他们通力合作，竞技中相互取长补短，既开阔了

眼界，又打破了在民间行当、流派之间彼此不常

交流的局面。不仅艺人个人技艺得到大幅提升，

亦使京剧艺术各行表演的整体水平大幅提升。特

别是同行当艺人间的交流与碰撞，则更对京剧各

流派技艺的日臻成熟、各异风格的定型起到推波

助澜之功。同为旦行演员的陈德霖③和王瑶卿④二

人的经历，即是最好的例证。

陈德霖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宫，王瑶卿光

绪三十年（1904年）任“民籍教习”，二人入宫时间

前后相差 15年。当年王瑶卿准备入宫时，陈德霖

早已是深受慈禧赏识的旦行名伶。当时民间伶人

入宫，必须要经人保举，为铺平王瑶卿的入宫之

路，陈德霖全然不顾“王瑶卿未正式行过拜师

礼”，即愿与他“师徒相称”，推荐其入宫。而后又

亲授王瑶卿《玉堂春》《雁门关》《探母》等看家戏，

以拓宽其戏路及表演能力。长久间，二人相互交

流、切磋、扶持，取长补短，成为“民籍教习”中一

对少有且出名的“忘年之交”。王瑶卿也借“老夫

子”这一尊称，来表达他对陈德霖的敬重、感激

之情。

齐如山在《谈四角·陈德霖》中说：

“他（按：陈德霖）以前的角色，自然是于他没

有什么大的关系，他以后的人，多数与他有关系

……王瑶卿，虽未拜他为师，但王瑶卿得进宫当

差，是他保举的，当然也有许多地方，经过他的指

教。演戏的规矩，宫中与外边，就有些不同，未进

宫之前当然要与保举人详细指教，王瑶卿能大红

一时，能充内廷供奉，实得他很大的帮助。可惜后

来塌中不能常演了，照外表看，瑶卿可以说是划

时代的人物，其实骨子里面，德霖的力量较大。”⑤

由此看来，宫内担任教习的经历不仅加深了

陈德霖与王瑶卿之间的感情，更是为日后京剧旦

行艺术前后流派间的承袭、共存与发展，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陈德霖扶持、推举了王瑶卿，王瑶卿

又成全了其后的“四大名旦”。追溯旦行艺术这源

活水，其源头当为陈德霖，这大概也是他被誉为

“青衣泰斗”的原因所在。

淤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 254页。
于谭鑫培被选入宫时已 43岁，他本为武生、老生均可胜任的全面演员，但当时其出于年龄和个人体力的考虑，仅上报了一出武生戏《翠
屏山》，其余均是老生戏。而之所以保留《翠屏山》一出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戏中谭鑫培耍的一套“六合刀”，在行内是绝对无人

能及的看家本领，正所谓“一招鲜，吃遍天”。

盂陈德霖（1862-1930），又名“陈得林”。清末著名京剧旦角演员，主攻青衣，有“青衣泰斗”之称。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选“昇平署”任
“民籍教习”，开始 30余年宫内演出生涯，是活跃于晚清宫廷戏曲舞台旦角演员中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孝感天》《审七长亭》《孝
义节》《彩楼配》《祭江》等。

榆王瑶卿（1881-1954），清末著名京剧旦角演员，与谭鑫培并称为“梨园汤武”。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宫担任“民籍教习”，开始个人内
廷演戏经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宣统元年（1909年）至 1925年前后近 20年间，凭借出色技艺，成为
宫内旦角演员中的佼佼者。代表作品有《汾河湾》《四郎探母》《寄子》《赶三关》《孝感天》等。

虞齐如山：《谈四角·陈德霖》，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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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内廷供奉”是民间、坊间对入宫献艺、教授宫中“内学”（太监伶人）演戏技艺的京剧艺人的一种带有“尊崇”之意的专属称谓，为约定
俗成之概念。即宫中档案所记之“民籍教习”。

于齐如山：《谈四角·陈德霖》，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20页。

盂 昇周明泰：《清 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几礼居戏曲丛书》第四种），几礼居印本，1933年版，第 12页。
榆故宫博物院：《故宫珍本丛刊·乱弹单出戏》，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虞如第一册中所刊第一个剧目《买马》，系谭鑫培所演之剧本，但剧目名旁标注第一个表演者为“叫天”，而非“谭鑫培”。详见笔者《清光
绪年间陈得林内廷演戏考》一文，载《戏曲艺术》2014年第 4期。

愚王芷章：《清代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公会、戏班、戏园的关系》，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
剧谈往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 522页。

由此看来，为满足一己私欲，“汇集”剧坛名

伶仅为“一家”唱戏，虽是封建统治者肆意滥用皇

权，奢靡、腐朽生活的“铁证”，但客观上却确实为

京剧各行表演艺术的交流与合作，流派间的继承

与发展，创造了宝贵的“时机”与“温床”。在宫廷

豪华的戏曲舞台上，在宫内无数精美服装和砌末

的辅助之下，京剧伶人上演了一段段精彩绝伦的

戏曲盛宴，书写着紫禁城内辉煌演戏历史。当他

们带着“内廷供奉”①的光环，重返民间戏园献艺

时，经由“宫内承差”严格历练后不断提升和夯实

的技艺，讲究、规范的戏曲表演，无疑成为获取更

高剧坛声望和高额收入的资本。

（三）京剧剧本的整理与规范

“在光绪年间，（按：宫内）虽然排的戏很多，

但都是旧戏重排，且都是单出，没有任何新编的

戏，有之也就是外头排好，在戏园中演过之后，

才在宫中演唱。”②面对大量民间京剧剧本随“民

籍教习”流入宫廷，为确保宫中戏曲演出及剧本

的高质量，慈禧太后向昇平署下达了懿旨予以

规范。

《光绪二十二年旨意档》：

“十二月初十日 旨着总管马得安内学首领，

凡所传戏本俱着外学该角攒本，不要外班来的，

以前所递戏本一概废弃，着外学重新另串。以后

昇外学该角、筋斗、随手等永住 平署，以备传要戏

本，即刻攒递。如与外班传要戏本，当日传、次日

呈递，凡承戏之日，着该班安本。孙菊仙承戏词调

不允稍减，莫违钦此。”③

从此则档案可以看出，宫中不仅要求外学

出演剧目时必须“呈交剧本”，还勒令务必废除

民间未经精细加工、粗词滥造的旧本，要按宫中

新规要求重新攒本。为保证剧本质量，慈禧太后

还要求所涉之人 昇要“永住 平署，以备传要戏

本”。

此种做法，虽难脱统治者欲借京剧重新攒本

之机，把关剧目内容、教化控制民众思想之嫌疑，

但却客观上有助于众多京剧常演剧目的精细加

工、长久保存与广泛传播。多数重撰后的京剧剧

本，在保留原戏本“骨干”的基础上，将诸多不通

顺的语句进行了修改和删除，并大大增强了原剧

本的文学性和戏剧性。同时，经由内廷表演反复

多次的实践与打磨，这些剧本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亦大幅提升，实现了文学与艺术上的日臻完美。

此外，当时诸多仅以“口头”方式存活于民间或广

泛流传于民间却从未经过记录和整理的戏曲剧

本、曲本亦借此时机，得以及时记录、整理、完善

和保存。宫内对京戏剧本的整饬，现今我们从已

出版的《故宫珍本丛刊·乱弹单出戏》④（全 9 册）

所刊 昇录的《清代南府与 平署》剧本中或许可以

找到一些佐证。书中所刊剧本虽录有剧名，但绝

大多数并未注明剧本年代、记录时间、表演者等

相关信息。仅有极少数在剧名旁标有表演者姓

名，且采用的是参演者的“艺名”或圈内熟悉之称

谓，而非艺人本名⑤，因此很难判定各剧本所录时

间和版本之归属。但翻阅其间一些京剧剧本中有

明显人为涂抹、修改的痕迹，是否与宫内剧本整

饬有关，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民间大量京剧戏本传入内廷的同时，亦有

诸多宫内剧本伴随京剧伶人的出宫献艺流入民

间梨园。王芷章在《清代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

公会、戏班、戏园的关系》一文中载：“南府散后，

有的艺人留在北京，以教戏为主，把自身的艺术

传给了后人；他们还从宫内带出了许多剧本，流

传于社会上，这些剧本大部分都保留今日。”⑥现

今诸多仍活跃于戏曲舞台上的单本戏、折子戏，

均是以宫廷成本大戏为脚本拆分、加工而来。如

《四郎探母》《洪羊洞》《托兆碰碑》等以杨家将精

忠报国的故事为蓝本的京剧经典大戏，就与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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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戏《昭代箫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民

间堂会中上演的一些吉祥开场大戏，亦大都是从

宫中流传而出。①由此，慈禧太后整饬宫内戏曲剧

本对于宫内戏曲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四、结语

清同治、光绪年间是京剧艺术逐步走向成

熟，确立其在民间与宫廷戏曲舞台主体地位的重

要时期。此阶段，宫内昆、弋承应戏已愈发单调、

乏味，相较而言，京剧艺术却独树一帜、耳目一

新，扎根民间，早已成为民间剧坛之新宠。陈旧

“祖制”的严厉束缚与观戏“欲望”的日益滋生相

较不下，几番博弈之后，咸丰、光绪、慈禧等几位

皇家戏迷决心挑战“祖制”，于是便有了咸丰十年

（1860年）民间戏班、艺人的再现宫廷。在经历同

治年间“偃旗息鼓”之后，至光绪年间，宫内京剧

伶人已与宫内“普天同庆班”“内学”呈三足鼎立

之势。当 昇时 平署、管理精宗庙事务衙门及精宗

庙三个相关衙署机构业已形成相互协作的良好

关系，程序、权责明晰，为民间京剧伶人“入宫承

差”提供了重要条件与保障。

宫内戏曲演出向来以“严格”著称，看戏、演

戏之程序、规矩、要求等复杂、繁琐，整饬内容、力

度更是 昇极尽苛刻。入选 平署之“民籍教习”在

“显赫”身份与深受“荣宠”之下，身负重重“枷

锁”，承担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此以往，为求安身，

为求跻身前列，伶人个人不仅努力提高技艺，各

行当、艺术流派的交流与合作也空前加强，充分

发挥了“民籍教习”在戏曲演出和剧本创作中的

主体地位，戏曲表演的规范性、艺术性、观赏性均

较民间演出时大幅提升。宫内对京剧本的规范与

整饬，提高了民间流传剧本的文学价值与艺术价

值，致使诸多口头传唱或民间草拟之戏本得以保

存、流传，对京剧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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